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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表达对逝去

朋友或亲人的思念，只需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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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56#

'()*，您就可以发帖

寄托哀思，可以是一两句

话，也可以是一篇悼文。

另外，可发邮件至zhuhui-

hui8@163.com或写信至

南京市新街口东宇大厦现代

快报副刊逝者版，邮编：

210005。

窗外淅淅沥沥地
下起了��细雨。不

知不觉中，牵引着我
回到了 14年前的那
个雨夜……

同样是这样的雨
夜。那天，男朋友居然记
错了时间，把我一人扔
在了码头。当我只身一

人，揣着地址，拎着行
囊，怀着一颗忐忑不安
的心，敲开了那间破旧
的小屋门时，一脸诧异
的你在得知我这个远道
而来的陌生人是想和你
们成为有缘之人时，你

慈祥地笑了，就是这么
个微笑，我走进了这扇
门，这扇为我这个异乡
人能够遮风挡雨、温馨
满屋的门。

一个月后，我找了
份工作，从此，你就成了

厨师。那时，男朋友在外
学驾驶，因而，无论是刮
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
每天你都是准时为我送
饭，从不问我爱吃啥，你
的眼睛时时关注着我，
变着花样烧给我吃。因

怕家里其他人多心，我
的饭盒下总会掩藏着一
些好吃的，那一刻，思家
的乡愁和着这碗掩盖着
偏爱的饭菜一并咽下
肚，味道是那么的香，那
么的浓。你的牙不好，每

次吃小脚馒头时，总是
你吃上面的白面，我吃
下面的硬壳，蘸着“老
干妈”，两人吃得开心
极了，那感觉就像是和
我爸在一起。

一年后，我和男朋

友承包了辆中巴车。从
此，你就成了我们的后
勤处长。每天天不亮，你
就烧好了开水和早饭，
打扫车辆，从早到晚，没
事时，你总站在大院门
口张望着，数着时间，数
着趟数，直到看见车子

过来。你的肺不好，每次
累着时就咳得上气不接
下气。尽管这样，你还要

上车拉客。有时，我嫌你
太�嗦，会摆脸给你看，

你也感觉到了，以后便
不再上车，还是站在大
门口守望着……车子坏
了，你恨不得是个修理
工，不停地对我男朋友
说：“要多学点修理知
识，知道不？”那年，年

三十的晚上，温度骤降，
冰天雪地。我们在跑南
通返回途中，因没带防
滑链，加上急着往家赶，
结果，出了车祸，车子变
得面目全非。深夜，我先
回来找救兵，街上寒风

刺骨，空无一人。大老远
就看见，大门口，昏暗的
灯光下，一个身影在徘
徊着，我猜想是你。果
然，你看见了我，急忙迎
上前，关切地问道：“你
们怎么了？”我一眼瞥

见你的脚上穿着一双拖
鞋，心里一阵酸楚，哽咽
了一下，淡淡地说了句：
“车子坏了。”进了屋，
你赶紧端饭菜，可我怎
么能吃得下？终于在凌
晨4点半，他们回来了，

你没见着车子，知道事
情严重了，便不再多问，
只平静地说了句：“以
后要小心点，会好的。”
我赶紧转过身去，泪水
夺眶而出。

三年后，我和男朋

友结婚了。从此，你就成
了我的爸，你忙里忙外，
忙着为我们装修新房，
让我俩一心去挣钱。本
来身体就弱的你，忙得
手都开了口，可你却从
没对我们说。婚礼上，我

很自然地喊出了第一
声：“爸！”你笑着应了
声：“嗯！”那一刻我感

觉我就是你的女儿。其
实，在我心中，你早已是
我的爸。

婚后一年，我们有
了女儿。从此，你就成了
女儿的保护伞。当我为
女儿做错事而打她时，

你会生气地责备我对孩

子没有耐心，你像个魔
术师似的，随时都可以

变出女儿喜欢的东西
来，看你们这一老一小，
有说有笑的样子，生着
闷气的我，还能气吗？

10年后，我们搬家
了。你再一次为我们的
新家担任起监工的任

务，这次，你坚持要做实
木地板，说是为了孩子
的健康，然而，健康却离
你远去。15年前，你已
被查出肺癌，能够活到
今天，只是因为你有一
颗豁达宽容的心和对生

活的无限热爱。去年的
秋天，在离开我们的前
一天中午，你已吃不下
东西了，我给你买了两

元钱的茶干当零食，你
却让我省点钱给孩子
用。你那双浑浊的眼睛
紧紧地盯住女儿，瘦弱
蜡黄的脸上挂满了笑
容，你对女儿说：“好好
学习，将来考大学啊！”

冥冥之中，我感觉这是
遗言，第二天凌晨，你
终于悄悄地走了，连让
我们想和你说句话的机
会都没留，你是不愿看
见我们哭啊。那最后的
微笑永远定格在我的脑

海中，当晚我梦见你对
我说：“永红啊，帮我把
碗洗了。”好的，爸爸，
我们会照顾好妈的，我
会一直帮她洗碗，你放
心吧！

今天，你离开我们

已11个月了，以后在大
门口还会有谁为我们守
候？还有谁会给我这份
偏爱？你是个平平凡凡
的老实人，不善言谈，而
你在我心中，和我那远
在边疆的父亲一样———

父爱如山亦如水。感谢
命运让我们相识，给了
我一个幸福的家。

雨停了，伫立在窗

前，我的心豁然开朗了
起来，黑夜里，爸爸在向
我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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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八月三
日的那天正午，我独自

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拿
着父亲的诊断书，虽然
阳光正烈，可我却似浑
身浇了凉水般地打着冷
战，泪水不由自主地从

脸颊上滚滚而下———
癌！父亲得的竟是这般
绝症！

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的日子并不多。很小的
时候的事就记不清了。
父亲是个寡言少语的
人，也不大会疼孩子，逗
小孩子玩更是少见。在

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
最鲜明的也只是有一次
夏夜乘凉，躺在竹床上，
父亲教我“春”、“夏”、
“秋”、“冬”，教我识天

上的“牛郎”、“织女”
星。我小时候，父亲除了
打骂我们，极少和我们
说话。但我的幼年是在
他的背上度过的，因家
里人口多、劳力少，他不
得已，只好背着我到我

们那儿的山村小学校去
教他的那十来个小学
生。为此他还受到公社
领导的批评，他后来告
诉我是被“刮了一顿胡
子”。十二岁那年我就
外出上学了，送我的只

有我母亲。这之后，我和
父亲说话的机会就更少
了，或许一年也只有十
来句话。父亲总是忙完
了学校里的活儿又忙地
里的活儿，经常是离家
还有几条田埂远就开始

脱下外面的衣服，准备
下到地里干活：他四个
子女，除了我大姐不读
书在家帮忙外，其他三
个孩子都在上学！小时
候，常常是我一觉醒来，
父亲还在昏黄的油灯下

备课、批改作业。
凡认识父亲的人都

说父亲是个极小气的

人。从不抽烟，也不喝
酒，衣服总是打满补丁，
连裤带子都是用麻绳代
替的；别人请他吃饭，他
总不去，也很少和人来
往， 家里也少有客来，
也从未见他带我们上

街，更没见他主动给我
们买过什么好吃的、好

玩的。上小学时，我每星
期的零花钱只有七分
钱，只够每天买杯加糖
精的水喝。在父亲的熏
陶下，我也极爱惜钱，因
为家里的经济条件确实
不容许有丝毫的浪费。

父亲虽挣不了多少钱，
但他所挣的每一分钱却
都是花在了子女的身
上。他虽极吝啬，甚至在
他来看病前的一个月，
他一人在家只花了十元
钱，但有一次却大方得

令我惊诧。一九八八年
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大
学，这在我们村子里是
破天荒的事，接到通知

书那天，父亲少有笑容
的脸上乐开了花，父亲
决定接受村里人的“恭
贺”，不顾我的反对，请
村上人吃饭喝酒。那次请
客花了五百多块钱，而其
时父亲的月工资才八十

几块钱。当时我很不明白
父亲为什么这样做。

父亲虽然拙于与人

交往，有点“小气”，却是
一个极讲情义的人，别人
请他帮忙，他总是放在心
上，默默地做好又默默地
走回家。父亲总是说做活
累不死人，能帮别人做点
事总是好的。

父亲性格耿直，对
拍马溜须极为反感，因
而历次民办教师转正他
都失之交臂，直至老境，
他也不肯“钻营”。他最
后牵挂的事是他的最小
的孩子———我没有成

家，他拼命想多积攒点
钱，好在我结婚时能多
给我一点资助，他从学
校退了下来，收入就更
有限了，也就更加熬自
己，以致……在父亲与
病魔搏斗的最后一个国

庆节我举行了婚礼，了
却了父亲的心事。

我无法用笔写下父
亲最后与病魔拼斗的情
形，那是对我最残忍的
折磨……我只是在今天

才敢提笔写下这一点纪
念他的文字……

那一年的元宵节，
本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我们却突然接到了一个
噩耗：大娘去世了。我们
全家十分悲痛，可是让
人痛心疾首的是，断送
大娘性命的不是疾病，
而是愚昧！

大娘，爸爸的亲大

姐，为了让她其他八个
弟妹念书，上了一个星
期不到的学就回家了。
后来弟妹都上学离开了
农村，大娘却留在了贫
穷的农村劳累了一辈
子。大娘的没有文化是

那个时代造成的，没有
文化的大娘不知道文化
的重要性，所以她忽视
了对后代的培养，让小
学都没念完的表兄就去
学了木工，空有一双木
工手艺的表兄同样无

知，正是这个愚昧无知
导致了大娘的悲剧。

原本只是食物中
毒，只需要洗个胃就会
没事，表兄见大娘肚子
痛，嘴唇发青，以为是碰
到了什么“脏东西”，于

是自作主张去请来个什
么“仙阳婆”驱妖避邪。
“仙阳婆”污七八糟一
会儿烧东西，一会儿又
往烧着的东西上泼水，
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大娘却是越来越严重，

于是她就灰溜溜地走
了。临走还算有点人性，
叫表兄把大娘赶紧往医
院里送，可是已经来不
及了，大娘在送往医院

的路上就断气了
就在一个月以前大

娘还去过我的家里，那
是大娘生平第一次进
城。第一次到我家，她还
走到我的写字台前和我
说了一会儿话。当时我
正在做作业，大娘把我
的作业拿起来，很吃力

地看着，对我说：“当年
我只上了三天学堂，现
在还记得第一天老师布
置我回去写数字，第二
天老师给我打了100分
嘞。”说完还在我的作
业本上比划着当年那个

100分的位置。我看着
大娘，她倒着拿着我的
作业本，却还专注地看
着，眼睛里分明流露了
一道异样的光彩，我不
忍心告诉大娘作业本拿
倒了，但我清楚地记得，
那一刻，我看大娘
的眼神是充满
敬意的。大娘呆
了 一 天 就 走
了，她说她不
放心家里的牲
口，我们想以
后多的是机会
再来玩就没
再挽留，没想
到这却是大
娘见我们的
最后一面！

为弟弟
妹妹牺牲奉
献 了 一 辈
子的大娘，
也许临到
最后都不

知道是愚昧过早地夺走
了她的性命！大娘，你在

那个世界放心吧，为了
不让您的悲剧再重演，
我们大家想
办法让表

兄 念 书 认 字 学
习，也教了他很多科
学生活常识。大娘，我们
会想念你的，在逢年过

节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忘
记给您烧一些书籍让您
不再为自己没能上学堂
而惋惜！


